
三、逆境推动路线觉醒：湖南与长征转折的历史开端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指挥，将

中央红军推入极度被动的危局。湘江战役惨重损失

之后，党内红军内对错误指挥的怀疑与不满“达到

了顶点”。转战湖南途中，中央领导层对教条主义军

事路线的反思持续深化；湘江血战的巨大牺牲，使

少数领导人的思想觉醒发展为全军上下对错误军

事指挥的普遍质疑；通道会议转兵决策，为后续纠

正错误军事路线、解决中央领导组织问题埋下伏

笔、奠定初始基础，湖南成为长征伟大转折进程中

路线觉醒的重要开端。

第一，毛泽东深刻剖析“左”倾教条主义指挥带

来的严重危害，推动中央领导层凝聚正确主张，促

成实事求是思想认识的觉醒。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进入湘南起，毛泽东

就自觉地站出来，加紧做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领导

人的工作”。他向王稼祥、张闻天坦诚剖析“左”倾

教条主义领导者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从理论和

实践的结合上对比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经验与第

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经过持续交流，张闻天

“很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明确提出

应当重新起用毛泽东领导红军作战。湘南行军路

上的思想交流与交锋，推动了部分中央领导人转

变思想，为遵义会议纠正军事指挥错误创造了重

要的前提条件。

作为最高“三人团”成员，周恩来在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惨重损失的事实面前，逐步

认清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危害，这一转变在

通道会议正式体现。1934 年 12 月 12 日，通道紧急会

议由周恩来主持，他明确支持西进贵州的主张。虽

然会上分歧较大，没有形成正式决议，没有彻底改

变既定战略，但立足敌情、实事求是的研判思路重

新纳入中央军事决策的讨论，开始打破机械固守预

设作战方案的教条指挥模式。通道会议后中革军委

电令部署全军西进，是长征中将实事求是运用于军

事决策的重要开端。从湘桂边境战略争论，到通道

会议调整行军方向，再到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北

上会合计划、猴场会议限制“三人团”军事指挥权，

构成思想路线觉醒持续演进的完整链条，湖南境内

转兵决策成为中央高层回归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开创性实践。

第二，湘江战役证实“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

已经破产，推动党和红军内部思想觉醒加速发展。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与长征途中接连受挫，到

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对错误

军事指挥的不满不断加剧。这种从个别到普遍、从

疑虑到共识的转变，表明了广大指战员已对长征既

定到湘西会合的部署产生了怀疑，不再相信“左”倾

教条主义领导者的军事指挥。

湘江战役之前，毛泽东、彭德怀等已对错误军事

指挥多次提出批评，张闻天、王稼祥等也逐步形成新

的认识，但最初对错误路线的反思局限在少数中央

高层领导当中，多数红军指战员尚未充分认清教条

主义军事路线的本质危害。湘江血战后，数万将士的

牺牲打破了“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失利的客观借

口，广大指战员看清指挥失误带来的严重恶果，充分

暴露了“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军事指挥的巨大危

害，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破产。立足敌情

确定军事行动方向的主张，逐步由少数人的判断发

展为领导层更多人的共识，也得到全军指战员拥护，

期盼毛泽东重新指挥作战。党内红军内不断汇聚的

思想认同使通道转兵、黎平定策、猴场会议约束军事

指挥权直至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准备了现实思想

条件。如果没有湘江战役催生的普遍反思与不满，遵

义会议纠偏会面临更大阻力，湘江战役为长征途中

实现伟大转折作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准备。

第三，通道会议决策转兵，是毛泽东重新参与

党和红军最高领导层军事决策的重要起点。

毛泽东是中央红军、中央苏区主要创建者，在

党和红军中拥有崇高威望。宁都会议之后，他被撤

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在党和红军的重大

军事决策中基本失去了发言权。

但是，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口，毛泽东毅然站

出来，力促通道会议的召开，在中央高层会议上阐

述军事主张，得到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

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这次会议首次挑战“三人团”

独断的军事决策，这是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的军

事主张第一次得到中央决策层部分采纳。以此为起

点，经过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层层推进，直到遵义会

议调整中央军事领导机构，逐步确立了以毛泽东同

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

地位。因此，通道会议既是毛泽东重新参与党和红

军最高领导层军事决策的重要起点，也是党和中央

红军催发正确思想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觉醒

的重要开端。

四、发展壮大革命阵势：红军长征在湖南的军力锻造与革命火种播撒

红军长征在湖南征战，不仅是红军战略转移过

程，也是逆境条件下党和红军淬炼革命力量、发展

革命局面、播撒革命火种的过程。红六军团，中央红

军，红二、红六军团转战三湘，通过战火淬炼、根据

地建设、扩红运动，推动军力锻造、兵员补充、民众

觉醒，不断发展壮大星火燎原的革命阵势。

第一，浴火淬炼红军部队。湖南战场环境残酷

恶 劣 ，处 处 是 生 死 较 量 ，成 为 红 军 血 与 火 的 淬 炼

场。红六军团西征探路，中央红军湘江血战，红二、

红六军团湘西反“围剿”，一场场硬仗磨砺官兵意

志。湘江战役中，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红军将士

以血肉坚守渡口，掩护党中央和主力渡江，以巨大

牺牲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红六军团西征途经通

道杉木桥，遭遇湘桂敌军主力，一个排抢占高地掩

护主力，多数战士牺牲，剩余 8 人宁死不做俘虏，

手挽手跳崖全部壮烈牺牲。国民党调集 22 个师又

5 个旅外加十余万地方武装“围剿”湘鄂川黔根据

地。为了打开入黔通道，红军在绥宁瓦屋塘与敌激

战，红五师师长贺炳炎身负重伤，无麻醉条件下实

施截肢，成为红二、红六军团第一位独臂将领。红

军长征在湖南的艰苦斗争中，大批领导骨干、基层

指挥员在血火中淬炼，逐步成长为革命中坚力量，

为后续中国革命事业炼就了宝贵人才。红军部队

虽然不断战斗减员，军力、战斗力却在浴火中势不

可挡地成长锻造。

第二，有效补给兵员力量。湖南积淀深厚的革

命基础，为转战境内的三支红军提供源源不断的兵

员补充与物资支撑。红军长征在湖南牺牲约 7 万将

士，但队伍在群众支持下得到接续补充。红二、红六

军团会师之初仅 7000 余人，依托湘西根据地土地

革命，工农子弟踊跃参军，1935 年 11 月突围长征前

发展至 1.7 万余人。中央红军入湘后，湖南各县党组

织和游击队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摧毁碉堡炮楼上百

座。汝城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筹集大批粮食，数千

群众参与支援。三支红军在湖南的兵员补充总计约

3 万人，靠的是土地革命激发的群众认同和党组织

的深入动员，使红军在减员中不断获得新生力量，

为红军接续长征、走向胜利提供了坚实支撑。

第三，深度唤醒广大民众。红军长征既是战略

转移的军事远征，也是唤醒民众的思想远征。红军

部队走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推动劳苦大

众实现思想层面的深度觉醒。1934 年 11 月，在汝

城发布长征途中第一份公告《出路在哪里》，阐明

工农解放的斗争方向，唤醒劳苦大众，得到群众拥

护。除印发公告文告外，红军还通过口头宣讲、书

写标语等形式，向底层百姓揭露剥削压迫，传播翻

身解放的革命主张。沿途打击土豪劣绅，为受苦群

众伸张正义，以实际行动打破国民党的虚假宣传，

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经过革命洗

礼，许多民众思想觉悟发生深度转变，从起初的惧

怕红军、怀疑红军、躲避红军，纷纷转向拥护红军、

支持红军、参加红军，主动承担起筹粮筹款、充当

向导、掩护救治伤病员等各类支战任务。红军能够

在湖南及时补充兵员、顺利筹集粮草、赢得群众支

持，正是党和红军深度唤醒民众的有力见证，即便

红军主力离开湖南，革命火种依旧留存于老百姓

心中。

五、苦难淬炼伟大精神:湖南是锻造长征精神的重要熔炉

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

生命和热血铸就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对

其丰富内涵作出了“五个就是”的重要论述阐释。红

军长征在湖南以独特而厚重的革命实践，对伟大长

征精神作出了生动注解。

第一，转战湖南的红军部队在艰险前行中诠释

“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

精神。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坚

定革命理想和必胜信念，在湖南战场得到充分展现。

红六军团从桂东寨前圩誓师西征，担当为中央红军侦

察探路的战略使命，历经湘桂黔边连续苦战，以巨大

牺牲完成战略任务。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人员锐

减，但整个队伍没有溃散，在极端艰难的处境下依旧

坚守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扎

根湘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面对国民党军队持

续重兵“围剿”，始终不改革命初心。正是坚定的理想

信念，成为绝境之中维系红军队伍、支撑指战员继续

战斗的精神支柱。无数红军将士身处生死绝境，依然

不改初心，用顽强意志诠释了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

印证了正义事业不可战胜的历史必然。

第二，广大红军指战员在浴血拼杀中诠释“不

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寸

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躯”的血性魂魄与悲

壮场景，深深镌刻在湖南的长征战场上。红三十四

师师长陈树湘率部担负全军后卫，在完成掩护中央

红军渡江任务后，全师陷入重围，大量将士壮烈牺

牲，余部在永州境内遭遇强敌，陈树湘被俘后毅然

“断肠明志”，以生命践行革命信仰。红六军团孤军

远征，辗转湘南崇山峻岭，在强敌围追堵截下浴血

探路。红二、红六军团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湘西

开展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在三湘大地的一次

次恶战之中，无数红军指战员不畏强敌、舍生赴死，

用生命诠释了一往无前、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一

场场惨烈战斗、一桩桩英雄壮举，把不怕牺牲的革

命血性展现得淋漓尽致，红军将士用血肉之躯书写

了为理想勇斗争、敢赴死的铮铮誓言。

第三，党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在变局抉择中诠释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坚持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摒弃教条主义的僵化束

缚，是湖南境内长征实践十分突出的特质。湘江血战

后敌情已经发生剧变，博古、李德依旧机械固守北上

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原定计划，毛泽东立足现实战

场态势，提出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通道会议采纳这

一行动方向，红军由此跳出敌人预设的“口袋”。同样，

红六军团西征原定在零陵抢渡湘江，察觉敌军重兵布

防之后，当即调整行军路线转向阳明山，也是实事求

是的生动体现。通道会议开始突破最高“三人团”独断

专行的决策惯性，实现由机械执行预设计划向立足现

实研判战局的转变，为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直至遵义

会议系统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奠定实践基

础。湖南战场上的这两次关键抉择证明，唯有挣脱教

条束缚、尊重战场客观实际，才能在危局之中找准出

路，充分彰显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思想价值。

第四，红军长征在湖南各部队在相互策应中诠

释“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顾全革

命大局、严守组织纪律、坚持团结协同，贯穿三支红

军在湖南斗争的全过程。红六军团西征本身就是服

务中央苏区全局的战略行动，以孤军远征调动湘桂

两省敌军力量，主动吸引大量国民党军队，有效分

散敌人针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用自身的长途跋

涉与重大牺牲，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争取宝贵

的准备时间。红二、红六军团发起湘西攻势，迫使国

民党调兵回援，在战略外线有效减轻中央红军的军

事压力，充分体现局部服从全局的组织原则自觉。

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从桑植出发长征，留下红十八

师在湘鄂边游击，孤军牵制大量敌军，掩护主力突

围。红十八师面对数倍敌人轮番“清剿”，坚守作战

岗位、严守命令，不擅自脱离战场，即便部队大量减

员依旧以大局为重。各支红军部队之间不分彼此、

相互策应，不以自身的困难计较得失，依靠严密的

组织纪律实现行动协同。

第五，党领导的红军同湖南各族群众在军民团

结中诠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

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

众，同人民群众患难与共，是长征胜利的根基所在，

在湖南留下了鲜活的历史印记。汝城沙洲“半条被

子”的故事，三名女红军把仅有的行军被子剪下一半

留给贫苦群众，生动诠释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休戚

与共的本色。红军严格恪守群众纪律，向工农群众广

泛传播革命纲领；湖南各地群众踊跃参军、输送物

资、冒险掩护伤病人员，军民双向的支持与守望，彰

显长征深厚的人民底色。桑植等地大批群众投身革

命，涌现出大量可考证的革命烈士，正是人民拥护革

命最真实的写照。红军爱护群众、群众拥护红军，军

民之间结成牢不可破的鱼水情谊，充分证明人民群

众是长征取得胜利最深厚、最可靠的力量源泉。

（执笔：刘启峰 刘文典 邹艳）

二、应势构建转折枢纽：湖南在红军长征中的战略地位

一、先行探开革命生路：红六军团先遣探路，红二、红六

军团形成策应力量，党和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中抉择生路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

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征途。红

六军团奉命先行西征，出湘入黔，与红三

军在木黄会师后形成战略突击力量，随

后展开湘西攻势，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

据地，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湘江血战后，

蒋介石在湘西布下重兵，中央红军面临

覆灭危险。通道转兵促使中央红军跳出

敌军预设包围圈，成为长征战略转变的

开端，红军在湖南迈出从绝境走向新生

的关键一步。

首先，红六军团先遣西征为中央红

军侦察探路，打开红二、红六军团策应长

征新局面。

1934 年 7 月 23 日，中央书记处及中

革军委训令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离开

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

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明

确“湖南将成为两者将来发展联系的枢

纽”。红六军团西征不是普通游击行动，

是党中央着眼全局部署的战略先手棋，

湖南则是中央选定的“探路”核心区域。

1934 年 8 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

红六军团由赣入湘，计划在零陵抢渡湘

江，因湘敌紧急布防未果，转道阳明山，

经广西界首渡过湘江后折返湘南，最终

入黔完成战略转移。红六军团在湖南的

转战，验证了向西转移路线可行，摸清国

民党军在湘防务的薄弱环节，证实红军

可以在湘境较大范围机动，为中央红军

选定西进路线提供先验参考。正如萧克

后来总结：“我们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

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沿途播下了革

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

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中

央红军西进路线与红六军团探路方向高

度重合，正是侦察成果的实际运用。红六

军团付出巨大牺牲，出发时 9700 余人，与

红三军会师时仅 3300 余人，会师后开创

湘鄂川黔根据地，既蹚出了一条红军生

存转移的前进通道，也为中央红军主力

血战湘江后走向新生提供了根本前提。

木黄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发起湘

西 攻 势 并 初 步 建 成 湘 鄂 川 黔 革 命 根 据

地，有力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策应长征中

的中央红军主力。湘西良好的群众根基

与利于机动的山地条件，使中央红军西

进不再是被动突围，而是有方向、有策应

的战略行动。湖南作为探路主战场，红六

军团的先遣侦察与红二、红六军团的军

事攻势前后衔接，打开了策应长征的新

局面。

其次，党和中央红军通道转兵跳出

敌兵重围，在绝境中辟开革命生路。

1934 年 12 月，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

进入通道县境，由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

至 3 万余人。蒋介石调集五六倍于红军的

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靖县、洪

江 、武 冈 一 带 布 下 口 袋 阵 ，企 图 围 歼 红

军 。博 古 、李 德 仍 坚 持 北 上 湘 西 会 合 红

二、红六军团。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

弃北上计划，立即西进敌军兵力薄弱的

贵州。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

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中央红军

调整行军路线，分路转兵向贵州挺进。

通道转兵是在直接北上湘西的方案

已风险极高、敌军重兵完成部署背景下

作出的关键方向调整，使中央红军跳出

敌人预设包围圈，避免了主力陷入围歼、

中国革命丧失核心力量的危险，为黎平

会议、猴场会议直至遵义会议不断校正

战略方向创造了前提。通道转兵能在绝

境中开出革命生路，源自党和红军独立

自主应对危局。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与

共产国际电讯联系中断，疲惫减员的红

军也承受不起再次惨败，党中央只能立

足现实军情敌情作出抉择。通道会议迈

出了独立自主研判全局、实事求是调整

战略的关键一步，使党和红军掌握斗争

主动权，于重重封锁中抉择出新的前进

道路。

在开辟革命生路的艰辛征程中，湖

南是红军足迹密集、牺牲巨大、关键转向

的重要区域。红六军团作为西征先遣队，

以巨大牺牲为中央红军主力探开前进方

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被任弼时称作

“ 中 国 南 部 苏 维 埃 运 动 中 最 重 要 的 柱

石”，为绝境中的红军提供休整周转的战

略依托；中央红军于通道果断转兵，在敌

兵重围下掉头西进，找到浴火重生的前

进道路。红军长征在湖南浴血奋战，红军

生存之路同革命发展生路在此交汇，党

和中央红军在湖南实现由绝境走向新生

的转折开端。

湖南是长征重要通道和多层次战略

支点、策应枢纽。红二、红六军团合兵在

湘发动湘西攻势，开辟外线策应战场；中

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湘江血战后通

道转兵，开启战略转折开端。湘鄂川黔根

据地牵制敌军，提供后方支点；红二、红

六军团从湘西长征，成为红二方面军的

重要主体力量，完善红军主力长征梯队

布局。

第一，红二、红六军团在湘作战构建

外线策应战略支点。红二、红六军团会师

在湘发起湘西攻势，是湖南发挥策应支

点作用的开端。1934 年 10 月 26 日，中革

军委曾电令两军团分开行动，要求红六

军团单独挺进湘西创建根据地。两军团

领导人集中兵力挺进永顺、桑植、龙山、

大庸一带发动攻势，调动湘鄂敌军策应

中央红军，随后的十万坪大捷迅速打开

斗争局面。12 月初，红二、红六军团主力

自大庸南下拟夺沅陵进军湘中，威胁堵

截中央红军的湘军侧后，计划未实现后

仍挥师直逼常德、桃源，取得浯溪河战斗

胜利。历时 2 个多月的湘西攻势击溃、歼

灭国民党军近 20 个团，迫使国民党从围

堵中央红军部队抽调 3 个师驰援湘西，并

牵制鄂西敌军无法入川作战。湘西成为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重要外线策应支点，

红二、红六军团也应势开辟根据地，进一

步扩大湖南在长征全局中的战略策应作

用。

第二，通道转兵与根据地建设发挥

战略回旋支点作用。经过湘江战役重创

后，中央红军在通道果断转兵，跳出国民

党预设合围陷阱。通道转兵是长征出发

后党中央立足现实作出的重大抉择，湘

西南成为长征初期扭转战局走向的战略

区域，发挥了重要战略回旋支撑作用，使

湖 南 成 为 扭 转 战 局 走 势 的 关 键 转 折 节

点。湘西群众基础扎实，山地环境利于机

动回旋，具备建设根据地、充当战略回旋

支点的现实条件。湘鄂川黔根据地以永

顺、大庸、桑植、龙山为中心，先后建立多

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和革命委员会，总人

口 50 余万，是中央红军长征后长江南岸

保存下来的最后一块规模较大的苏维埃

根据地。它牵制敌军、迫使国民党分兵，

为中央红军提供休整周转和战略回旋空

间。通道转兵与根据地保障有机统一，共

同构成湖南在长征中的回旋支点。

第三，红二、红六军团从湘西出发长

征与主力整编形成红军发展战略支点。

1935 年 11 月 19 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湘

西桑植出发长征，湖南在红军主力发展

上的支撑作用充分显现。完成策应中央

红军、建设根据地任务之后，两军团顺应

局势踏上长征征途。这不仅是一次战略

转移，更是红军主力重新布局的重要部

署，凸显了湖南在红军长征整体行动中

的战略支点作用。1936 年 7 月，红二、红六

军团在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遵照中

革军委命令，与红三十二军合编，红二方

面军正式组建。红一、红二、红四三大方

面军完整的主力梯队布局得以形成，为

长征胜利和后续革命斗争筑牢基础。红

二、红六军团作为红二方面军核心组成，

其战力根基来自长征前期在湖南转战中

的斗争淬炼，为后续长征和主力梯队建

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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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在湖南的重要贡献与历史意义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课题组

湖南是红军长征的先遣探路地、浴血征战地、转折

开端地、战略策应地。红六军团西征入湘，千里迂回湘桂

黔边，承担先遣探路使命；中央红军过湖南，突破国民党

军 3 道封锁线，血战湘江后通道转兵，成为长征伟大转折

的开端；红二、红六军团转战数地，牵制大量敌军，完成

策应主力与战略后卫任务后，从桑植出发长征，汇入革

命洪流。三支部队足迹遍及湖南 9 个市州 48 个县市区，

征战逾 16 个月、行程过万里，进行战役战斗 100 余次，牺

牲将士逾 7 万人（含湘边境），并开辟革命根据地，为挽救

红军生存危机、实现革命前途重大转变作出重要贡献，

谱写了红军长征史上的光辉篇章，在党史军史革命史上

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